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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

在老家盖一座房子
乔凯凯

从我提出在老家盖一座房子，到说
服父母同意，再到筹划、修建、装修，直
至全家人搬进新房子，前后一共花了一
年半的时间。盖房子的钱并不是一个小
数目，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花的最值
得的一笔钱。 盖房子时，父母忙前忙后
地张罗， 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也都在热
情地帮忙。搬进敞亮的新家，全家人都很
开心，有一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感
觉， 而且开心持续的时间很长， 热热闹
闹，大大方方，是可以昭告天下的喜悦。

小时候，我家人口多，唯一的经济
来源只有家里的几亩薄田，日子过得捉
襟见肘，在父母的精打细算之下，才勉
强撑得下去。在长期与贫困交手的过程
中，父母将勤俭节约的精神发挥到了极
致，他们宁愿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也
不愿意多花一分钱。他们觉得钱要花在
要紧的地方，但问题是，在他们眼里，根
本没有必须为之花钱的事情。

为了增加收入， 父亲开垦荒地，种
植了一些生姜，收获之后，拿到城里去
卖。 乡里人都不缺这种东西，只有到城
里才有销路，也能卖得上价钱。 从家到
城里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其中还有十几
公里的山路。 父母每次去城里卖生姜，
从来不肯坐车，“走几步路的事情，没必
要花钱”。所以，每次父母都在天还未亮
时就出发，直到星星布满夜空才拖着疲
惫的身躯回来。 整整一天，他们连一口
饭都没有吃，“咱家里有饭，买外面的饭
干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法
理解这种想法，但当时却是父母笃信的
真理。

我一直记得一件事，大概是我五六
岁的时候，父母带我们姊妹几个去动物
园玩。对我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父母带我
们去城里探亲，亲戚给了两张动物园的

门票， 并且告诉我们， 身高不超过 1.2
米的孩子免费。 父母原本计划哥哥姐姐
各用一张，我可以免费，这样我们兄妹
三人进去玩，父母在外面等我们。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到了动物园门
口，父母赫然发现我的身高已经超过了
免费的标准，犹豫半天之后，母亲把我
拉到一旁，小声让我检票的时候双腿稍
微弯曲一点。 贫穷会让一个人变得狡
黠、爱算计，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实。 不
知道是害怕，还是隐约觉得这样做不体
面，我没有按照母亲交待的去做，售票
员最终让父母给我补了票。 父母为此说
了我几句，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当时的眼
神，失望、生气，还有不满，但我不知道
仅仅是因为我的不听话，还是也有窘迫
的原因。

后来， 我们兄妹三人陆续参加工
作， 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慢慢改善。
不过贫穷时养成的消费思维在我们家
并没有得到改变，父母依然不舍得多花
一分钱，哪怕我们每个月都会按时给他
们一笔钱，足以让生活过得很滋润。 其
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有意改变自己
的消费习惯，和钱比起来，开心和舒服
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哥哥姐姐逐渐调整
了过来，劳碌了一辈子的父母却一时难
以改变。 我们给父母买的衣服、营养品、
家电等等，父母都不肯要，每次都在我
们的劝说下才勉强收下，照例还要责怪
我们一番。 直到一次和父母聊天，我问
父母觉得做什么事情不算乱花钱？ 父母
想了一会儿说：盖房子吧，盖房子可是
一件大事。

就这样，我决定在老家给父母盖一
座房子。 这笔钱，父母花得最安心，也最
开心。 改变父母的消费思维是一项长期
的工程，目前能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得
到认可，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一人食
青 衫

进入一家餐馆，挑了一个临窗的位
置坐下，点了一碗面，除了和服务员说
了两句话以外， 吃面全程没人交流，默
默地吃。一个人在外吃饭，略显孤单，但
是也有它的妙处，比如无人交流的情况
下，更加专注于眼前的食物，细嚼慢咽，
细品味道。 在咀嚼的间隙，抬头看到对
面墙上的介绍，关于这家牛肉面的历史
发展、创始人的介绍，竟然饶有兴趣，一
字不漏地看完了。

邻座是一位大叔，一碗面、一碟小
菜，吃面的声音大得很，让我想起了已
逝的父亲。 父亲爱极了面条，也总是这
样大声吸溜。 我曾经和父亲说过：“等
您六十六大寿的时候， 我给您包六十
六个饺子，做一碗长长的寿面。 ”而现
实却是残酷的，父亲去世时，离六十六
岁只差一个月， 那碗长寿面自然是没
有吃到。

我很享受一个人吃饭的时光，点自
己喜欢的饭食， 不用考虑他人的口味，
不用怕冷场不停地找话题，不用为了礼
貌等他人轮流发言而看着美味佳肴一
点点地变凉。

每天的午餐，基本都是和同事一起
去单位餐厅， 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
餐，有说有笑挺热闹的。 我也乐享这种
时光，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吐槽下生活
中的不如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心里隐
隐约约有点怕落单的感觉。 如果落单，
那意味着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不太好，这
样一个人吃饭就自然被贴上了孤独寂
寞的标签， 就像那首流行歌曲———《孤

独的人是可耻的》。
那天我和妹妹去吃火锅，发现斜对

面一位女士正独自就餐。 在我的印象
里，火锅是热闹的，三五知己一起吃才
有情趣，所以此情此景，她在我眼里显
得特别突兀。 我悄声问妹妹：“你猜猜
看，她为什么一个人吃火锅？”妹妹头都
没抬，说：“有什么奇怪的，也许没找到
人陪，也许路过忽然就想吃了，也许她
有洁癖，不想和别人吃一个火锅。 ”妹
妹几句话 ，把我心里猜忌的 “孤独 、落
寞、失意”打击得体无完肤，是啊，不就
是一个人吃火锅吗！ 独自烫一棵青菜，
慢慢打捞一颗鱼丸，夹起一片垂涎欲滴
的肉……独自享受热气升腾的朦胧时
刻，在周遭的热闹里，这样的孤高清冷
为普通的餐食不也平添了几分迷人的
滤镜。

如今的人们， 越来越注重自我感
受，有的人“社恐 ”很严重 ，所以 “一人
食”餐厅应运而生。 狭小温馨的空间，
橘黄的灯光温柔笼罩， 两块隔板围起
了一个人的小世界。 点一份餐，平静地
吃完，一个人的堂食，算不算外卖的升
级版？

在一人食餐厅的隔板里大快朵颐
时，思考一下近期的目标与规划，遇到
不开心的时候，慢慢吃饭也是消化不良
情绪的过程， 兴许还会有灵感闪现，扫
掉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这不正好印证
了歌德说过的：“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
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
涌现出来。 ”

人 间 烟 火
云 夕

娘说 ：“今年的过年才像个过年的
样子，有烟火气。 ”是呵！ 人间烟火，在某
种程度上讲，它代表着一份人间大美的
至爱真情。

三年了，娘的年，我们的年，从严格
意义上讲，都是在遗憾中度过的。 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一切，也打乱了
一切。 三年，整整三个年，娘天天都站在
村口，盼望她的孩儿们回家。 两个弟弟
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 由于疫情的阻
隔，三年都没回家过年了 ，娘太想他们
了。 我还好，隔三差五地还可以回老家
看看，但在娘看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
在一起过年，才有个年样。 像小时候那
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守着
家中整夜的灯火不灭，在乡间当年视为
“守岁”。

好多年了，娘都遵循着祖辈们一路
所传下来的习俗， 自从父亲英年早逝，
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后，娘一个人含泪扛
起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烟火日
常。 年前，我陪两个弟弟回老家，刚临近
村口，小弟就看见了老屋之上袅袅升腾
而起的炊烟，那是老家的烟囱，小弟说，
看见炊烟看见家。 家，在每一个异乡游
子的心中， 无疑都是一个生动的名词。
她，代表着温暖、明亮、安宁、踏实。 大弟

正在开车，他目光炯炯，一直目视着前
方。 前方有什么？ 儿子问我，我乐呵呵地
说道：“前方有个家。 ”

到底人间欢乐多。 娘打小爱唱黄梅
戏，过年的时候也不例外。 我记得小时
候，一到除夕之夜，我们就求着娘唱给
我们听。 娘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在我
们儿时的心目中， 娘的声音太好听了，
简直是天籁之音。 一年又一年，娘都唱
给我们听，娘是要把人间唱遍啊！ 人间
烟火，热气腾腾的生活，道不尽的乡愁，
异乡的风雨，人家屋檐下，苦难与辉煌，
以及歌声之外的大地与天空。

有人说 ，每个烟囱下 ，都安放着一
个家。 是的！ 烟火最为真实，尤其是在当
年的乡间，哪家的烟囱冒烟了 ，那就意
味着回家的人抑或离家的人，都会聚集
一桌可口的饭菜之上， 或开怀畅饮，或
互诉衷肠。 是离开的时候了么？ 我，不可
得知。 记得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个秋天的
清晨，奶奶一大早就起了床 ，为我点燃
了灶台里的第一把火，接着烟囱开始冒
烟，随风飘荡在老屋房顶之上，火，越烧
越旺，滋滋作响的铁锅里，其时，奶奶正
在为我的第一次远行 ， 虔诚地做着米
粑，因为路途遥远，她可不敢饿着她的
孙儿。 明亮的灶火前，奶奶一脸幸福而

又不舍的样子，令我多年之后都还记忆
深刻与感动不已。 烟与火、关爱与祈福、
明亮与温暖、家与远方。 在那一瞬间，交
织出不同的情感呈现。 人间烟火，人间
烟火呀！ 你，可敬又可亲。

我们兄弟仨就那么静静地端坐在
老屋屋檐下，听娘说着话 ，这在我们兄
弟仨看来，是一份久违而又难得的岁月
回望。 冬日暖阳，远山巍巍，小河依旧，
阡陌纵横。 一切的模样都还在，已经改
变了的抑或一直以来都未曾改变过的
乡村图腾，在明亮的阳光下，灼灼耀眼。
想起炊烟想起家。 小弟又重拾话题。 大
弟话不多， 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喜
欢默默地遥望门前的远山，他给娘的茶
杯里又续了一次水， 适时地抬起头来，
静静地说：又见炊烟。

是啊！ 又见炊烟，烟火里的香味，家
的味道。 儿子正在忙着拍小视频，他要
忠实地记录这一天，发生在老屋檐下每
一个生动而真实的瞬间。 娘老了，真的
老了，在我看来，她已老态龙钟，一如门
前的那棵高耸入云的梧桐树，颇具历史
的沧桑感。 娘望着我们，笑了笑。 你们在
外面都还好吗？ 好着呢，娘。 我们兄弟仨
异口同声地回答着娘。 娘向正在拍摄的
儿子招了手，让他为我们兄弟仨与她照

一张相，特别强调，要把老屋照下来，以
及屋顶之上正在袅袅升起的炊烟。 儿子
爽快地答应着，并在第一时间选好了角
度， 瞬间按下了快门。 妻对着我说道，
“你是写文章的 ， 给这张照片命个名
吧！ ”我略略思考了一下，郑重地说道：
人间烟火。

人间烟火，烟火人生。 无论是在故
乡还是在异乡，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
市，每天，每时，每刻，我们无不都在与
烟火打着交道。 一日三餐，真实可触。 烟
火人生的日子里，我们一直以来走得异
常踏实，因为，我们的心中始终都有一
盏来自故乡的明灯在为我们一路照亮，
那是娘殷切的目光，那是故乡温暖的阳
光、那是老屋房顶之上定时升起的袅袅
炊烟，那可是一个又一个一年又一年真
实而又亲切的日子。 父母在，不远游，游
必有方。 炊烟告诉过我们的，我们也必
将告诉炊烟，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

诗人海子说 ： 人类和植物一样幸
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活在这珍贵的
人间，人间烟火，尤为珍贵。 因为，它代表
着一种传承，它代表着一种赓续，它代表
着一份温暖，它代表着一份明亮，人类，
因此，而繁衍生息，又生生不息……

争 吵
张忠报

当听说王太太对儿媳大发雷霆的时候，邻居们都有些诧异，因为
王太太一直对儿媳赞赏有加。

王太太的儿子在外地打工， 带着孙子的儿媳住在离我们这儿不
远处的一个小区———据说那是她儿子新近刚买的一套房子。 由于刚
退休在家的王先生身体不太好，所以除了买菜做饭之外，王太太大多
时间都在照顾王先生。

因为儿子平时不在家，所以在各方面王太太总是接济儿媳。 这也
是时下屡见不鲜的一种现象， 很多才结婚生子的年轻人都依靠长辈
的接济。 不过同样是受惠于老人，有的人恭敬有加，有的人却认为理
所应当，而王太太的儿媳正是前者，并且她的表现让王先生夫妻都十
分感动，特别是王太太，逢人便称赞儿媳。

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王太太这样对邻居们打着比方，每
个礼拜六儿媳都会带着孩子前来探望， 这天早晨王太太总是多买些
水果菜肴，每当儿媳走的时候，便让她捎回去些。

老夫妻俩知道刚买了新房的儿子儿媳的手头有些紧。
一开始的时候儿媳只是象征性地拿上一点， 临走时还要很客气

地道谢。 看到这样子，王太太便多了个心眼，有一次买排骨时便平均
分做两份，装到两个方便袋里，儿媳带着孙子走的时候，便让她拿着
一份回去。 可令王太太感到意外的是，儿媳竟然把其中的一份拿出来
用刀割开，然后只拿着四分之一离去。 当王太太再次相让的时候，她
说自己和孩子吃不了多少，要多给老人留些，特别是要给公公多补补
身体。

有时家里来了客人，王太太便打电话让儿媳前来帮忙炒菜做饭，
不过每次前来的时候，儿媳总是要买着菜肴前来；尽管每次打电话时
王太太都叮嘱说菜已经全买好了。

那天中午，家里又来了客人，接到电话的儿媳又一次买着大包小
包的菜肴前来了。 吃完饭送走客人之后，王太太拾掇着些礼物让儿媳
带回去，儿媳执意不肯。 推让之中，王太太不禁大声对儿媳发了脾气，
说今后如果她再买着菜前来，就再不打电话劳驾她了。

原来如此！
很多婆媳间的争吵都是因为不满对方的所作所为， 而王太太发

脾气的原因却出于对儿媳的关爱， 她知道留守在家的儿媳生活的不
容易。 平时，在接送孙子上学的闲暇中，她还要挤时间给一个工艺品
公司做代加工，以此获得菲薄的薪酬来给孩子交生活费。

很多婆媳间发生争吵后只会加深矛盾， 但是王太太发的脾气却
让儿媳十分感动，从那以后，儿媳更加敬重王太太了。

大雪纷纷
谷永建

铺满积雪的乡村小路上，两行脚印蜿蜒着，朝着医院的方向缓缓
地延伸。

风裹着雪，雪挟着风。 大勇抱着发高烧的儿子，顶着混沌迷蒙的
飞雪，艰难地挪动着步伐。

“下这么大的雪，还要不要让人活了呀？ ”跟在大勇身后的媳妇，
上下牙齿打起了架，颤抖的声音如他俩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歪斜着成
不了行。

飞雪肆虐地在大勇的脸庞上扑打着，又倏地钻进了他的怀里。 大
勇哪还顾得这些，只是蹙着眉，苦着脸，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孩子是他
的心头肉，无论如何也要尽快把孩子送进医院。

说起来，大勇家今年可是喜上加喜。 搬进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没多
久，儿子就呱呱坠地了。 望着活泼可爱的孩子，小两口高兴得合不拢
嘴，恨不得天天把宝贝儿子含在嘴里，捧在手心里。 今天早晨一起床，
他俩就感觉儿子不对劲，伸手一摸，孩子身上烫得像个小火炉。 村里
的医生来了一看，摇着头说:“孩子太小了，赶紧送县医院吧！ ”

“大雪封住了道路，汽车根本无法通行，这可咋去啊？ ”望着满天
飞舞的雪花，大勇的媳妇泪水哗哗，围着屋子打起了转转。

“咱们走着去，说啥也要把儿子送到医院。 ”大勇一咬牙，抱上包
裹得严严实实的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了去医院的风雪路。

风雪太大了，没走多远，大勇的步履踉跄了起来。
“我抱一会孩子吧？ ”媳妇顶着风雪喊。
“我再坚持一阵。 ”大勇的话音刚落，身子突然一个趔趄，摇晃了

几下，滑倒在雪地上。
“孩子———”媳妇扯着嗓子惊叫一声，扑了过来。 雪花扑簌簌地落

在她的眼睑上，随即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
几天后，儿子“咯咯咯”的笑声又在崭新的大瓦房里荡漾起来。 这

天，大勇收拾了一番，抱着儿子，领着媳妇出了家门。 左拐，右拐，径直
走进了村西头一座低矮破旧的土屋。

“娘，以前都是儿子不懂事，辜负了您的养育之恩，现在儿子知道
错了，您跟我回家吧。 ”

媳妇紧跟着也说道：“娘，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以前都是我们的错
啊。 ”

娘一愣，看看儿子，又望望儿媳，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大勇泪如
滂沱，带着颤音大喊了一声“娘”，弯腰把娘背在了身上。

孤独的旅人
止 昔

隔了三年疫情，与友人再见，她一直拽
着我的手说：你老了，都不是我记忆中的那
个小姑娘了。

时至今日，我俩认识整整十年。
十年的光阴，是四川与云南的距离，是

少女与妇女的区别。
身后的经历堆垒起来都快把自己覆盖

了，如果不是身边总有人提醒，我都忘了自
己赶了多久的路， 只知道铆足了劲儿地向
前，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在父母老去之前给
予安静，在孩子成年之前不曾亏欠。

终此一生， 总有一些功课是为别人付
出，这是生来先享受父母付出的必经之路。

生命是一场轮回， 不过是每个人的回
声不同罢了。

但凡时间以“年”算，都能叠加出想象
不到的结果。

十年前两个尚且懵懂天真的姑娘 ，对
生活、对爱情还满腔热忱，如今坐在一起，
无比冷静地聊着工作与生活。

我们分明还是从前的我们， 却好像哪
哪都不一样了。 露珠里的梦想蒸发后，春风
一年一年吹得繁花渐欲迷人眼， 少女的心
事早已吹不见。

有时候觉得成长真的是个伪命题 ，明
明成长是为了活得更好， 偏偏除了物质的
丰盈，心上一片荒芜。 脸上有没有留下斑点
与皱纹又有什么区别呢，即便面若芳草，心
也如死灰，不再复燃。

那样的年龄求而不得的人和事， 到了
这个年龄，也都不稀罕了。 就像是小时候分
明知道糖吃多了要蛀牙，就是控制不住。 如
今身边没有人管控，也实现了糖果自由，却
再也不渴望那一口甜蜜。

二月的天气， 已经有了一点春天的气
息。

客栈里的玛格丽特繁盛地开满枝头 ，
高原的阳光明晃晃的从上午晒到黄昏。 每
一天的云彩都是不一样的斑斓， 有时候璀
璨像梦想，有时候妖娆像蛊惑，更多的时候
它云卷云舒，看起来自由散漫，其实是在拼
命地往前赶路，像极了我自己。

从十六岁夏末， 蝉鸣不再那么声嘶力
竭的时候，我就在收拾行囊准备远行，一直
走了二十年呐，当年父亲留在墙根的酒，如
今都挥发得只剩下小半坛， 即便它密封得
与世隔绝，时间依然偷走了它的存量，换给
了它醇厚的香。

我很想尝一口二十年光阴是什么味
道，又怕醉过了头，从此沉醉不知归路，而
我并不清楚前方还要赶多久的路。 我连醉
一场都没有资格呐。

想起少年时候的爱情，连签名都可以改

为：偷你一根肋骨酿酒，从此醉得有血有肉。
而如今， 车轮碾起的灰尘覆盖了少年

走过的路，它们都一起消散在风中。 而我，
也并没有多么的舍不得，只是偶尔想起，在
该轰轰烈烈大醉一场的时候， 没有鼓足勇
气，那些错过的宿醉与错过的故事一样，一
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

眼角一根皱纹因此而生，终生不灭。
后来 ， 我定居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

原，这里没有盛夏酷暑，亦没有蝉鸣嘶吼，
甚至连蚊虫都少之又少。 相反，这里有层
峦叠嶂的山水 ，有终年不化的积雪 ，积雪
之下是千年的冰川 ，转弯的地方是漏夜里
的暗冰。

我的文字里时常开满杜鹃花 、 蔷薇
花、紫藤花、报春花，我走过的青石板都磨
出了花的纹路，没写出来的句子都是沉静
的心。

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右手握笔 ，左手
执杯，写下来的山有挥毫泼墨的壮阔，喝下
去的水，有陈年普洱的韵味。 擦肩而过的游
客，眉目在相逢一笑里淡去。

我从不后悔定居于此， 它虽然不养我
这张脸，可是它滋养着我的魂。

我只要生活在这里， 身边有没有那么
一个人，都不影响我岁月静好下去。

难得接待了一次家乡的游人，在娘家的
老屋，我们相隔了一百米的距离，而实际上，
我们隔了几十年的光阴， 时间的褶皱里，都
是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她说的每一个人，记
忆里都是相识的，聊起来却又恍若隔世。

醒时走过的千里万里， 梦里都得再演
练一遍。

这一出现实版的如梦令， 到底没有开
出满庭芳，哪怕从根源里来，年少的大浪淘
沙如今也仅剩杨柳岸晓风残月。

还不如，不要遇见。 戏文里的牡丹开了
或者谢了，肥了还是瘦了，落幕以后都不甚
重要。

重要的是，眼下又是二月，无论去年是
什么光景，今年的山茶马上就要万朵齐开，
今年的牡丹，又将重新绽放。

不为过去停留的人，亦才有资格远行。
我并非不近人情，我只是近乡情怯。 那

些寄存多年的悲欢， 我还没有做好打开的
准备，所以我一直在路上，从未想回归。 乡
音在接待中辗转又徘徊， 我在少年与中年
峰回路转。 四季的风依次吹来从小到大，留
下了一些远亲、近邻、老友以及发黄暗淡的
皮肤、斑点、皱纹。

我终于知道这世上， 果真有走不到与
回不去的地方，分别叫做梦想与故乡。

而我，只是孤独的旅人。

培训防骗
王志远

张大爷已近古稀之年，虽然退了休，他自
恃脑子够用，上到国家政策形势，下到投资理
财、养生保健，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

可俗话说，常在河边走，难保不湿鞋。 张大
爷也不时被忽悠着买点理财或保健品啥的，也
会上当受骗。 这不，上个月接二连三就有几回，
最多的一次被人骗了 1000 多块， 把张大妈气
得够呛。 大妈还时不时当着外人提这档子事，
令张大爷十分郁闷尴尬。

这天，张大爷神采飞扬地走进家门，手里
还捧了本书，像是捡到宝的样子。 “今天怎么这
么高兴？ ”张大妈问。 张大爷说：“老婆子，以后
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你瞧，我现在用知识武装
头脑，报名参加了防骗培训班，人家说培训后
可提高我对骗术的感知和防范能力。 ”

说着，他把书捧着给大妈看。 “你看看我们

学的教材 《骗术大全实景展示与应对》， 多实
用！ 这个培训将各种常见骗术在课堂上实景展
现，然后将应对策略传授给我们，这不就跟咱
孙子上培训班用的数理化习题集一样吗？ ‘既
有题目还有解题过程’，多刷几遍，啥骗术咋套
路的，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谁还能骗得
住咱？ ”

张大爷说得眉飞色舞，大妈却听得半信半
疑。 等张大爷说完，大妈沉默了半晌，忽然记起
了什么，问道：“这么好的培训，不用缴学费？ ”
“当然要缴，每人 2500 元，这个培训绝对值这个
价！ 我们班上一共不到十个人，是小班教学，每
个人都有机会上台，扮演骗子和被骗者，这样教
学互动印象深刻，效果好。反正我以后是不会再
上当，也不想再听你的冷嘲热讽啦……”说着
说着，张大爷自己却也陷入了沉默……

工地同心圆 王广滨 摄


